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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浮華背後都有陳腐的陰影，對這一點，徐顯東再清楚不過。 

走在紐約這座用金錢堆砌出來的城市裡，所謂的故交親情等等，早就被紙醉金迷

的虛妄所遮掩。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擦拭得明亮的玻璃窗反射著冰冷得不近人

情的點點光亮。 

是夜，徐顯東走在紐約一條林立著酒吧和風化場所的街道上，此時正是夜貓子一

族出來找樂子的時候，街燈下隨處可見飢渴擁吻的情侶，走在路上，還有幾個金

髮碧眼的單身洋妞對身材高大的他拋來帶著邀請的眼神。 

他忽然對這一切感到厭倦。 

無論是權力金錢，還是各種慾望—這對於以前的徐顯東來說，都是唾手可得的東

西。 

數月前，他還站在香港連勝集團大廈的頂層，俯視著腳底微如螻蟻的芸芸眾生。

那時候的他，身為香港黑道的第一把交椅，曾經坐擁江山美人，享受整個帝國帶

來的種種權勢。 

但這一切都因為一個人的出現而化為泡影，他自此便從雲端墜入不見底的深淵。 

他曾經是叱吒風雲、主宰無數人身家性命的王者。而現在，別人卻可以肆無忌憚

地給他臉色，用一種帶著憐憫的鄙夷眼神看著他。 

為了躲避仇家的追殺，徐顯東躲進偷渡黑船，成為了社會最底層—偷渡客中的一

員。 

他已經不想再去回憶那擁擠的船艙和令人作嘔的魚腥味，也不想再記起當他傾盡

所有，換上一套廉價西裝去求見唐人街老大時受到的白眼，以及話語中的婉拒。 

其實，他在來紐約之前就已經有了心理準備，畢竟以他現在如過街老鼠般的身

份，有人願意收留庇護就很不錯了。想找一個能夠扳倒自己對手—東堂集團的靠

山，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徐顯東抬起頭，吸了一口紐約街頭渾濁的空氣，忽然發覺身邊圍繞著的人事物，

沒有一件不讓他厭惡、沒有一件不讓他作嘔。 

腳步一轉，他往酒吧街後面的狹窄暗巷走去。 

阮囊羞澀，徐顯東刻意忽視腹中的飢餓。 

他以前也不是沒有吃過苦，也不介意從零開始。只不過，當年他老爸帶著僅有兩

歲的他在美國發跡，繼而輾轉到香港，最後坐上龍頭位置的時候，足足花了二十

多年。 

現下，他已經不再年輕，還有多少個二十年可以用？ 

徐顯東自嘲地笑了笑。 

如今，連個合法身份都沒有的他，見了警察都得繞路走，除了在一些不正規的地

方打打零工，他根本想不到其他方法能解決生活困境。 

他漫無目的地走著，手無意識地探入西裝外套的內袋摸索。 



拇指和食指一捏，沒有摸到他以前最喜歡的古巴雪茄，夾在指縫間的，只有虛無

的空氣，以及滿滿的失落。 

身邊堆得滿滿的垃圾桶忽然發出微響，徐顯東被引去注意力，轉過視線，看見那

黑色的巨大塑膠袋口，爬出幾隻覓食的老鼠。 

以前，只有他徐顯東視別人為耗子，如今諷刺的是，他在別人眼裡，恐怕連眼前

的耗子都不如。 

徐顯東哼了聲，不想再沉溺於過去，他已經沒時間拿來虛耗。他開始在心中盤算

著，要如何在這個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現實社會中，找到個能完成他目標的機會。 

暗巷偏僻少光，兩旁還堆滿了垃圾和雜物，使得本來就不寬敞的通道更顯擁擠。

前方視線不明，徐顯東只是這樣緩緩向前走著，高大的身形在他身後拖出一條幽

暗的黑影。 

多年後，他依舊覺得，當天自己鬼使神差地走進了那條暗巷，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當然，他也沒有再選擇一次的機會。 

煙癮發作的徐顯東，心情沒來由地焦躁起來。 

這時，空氣中，忽然飄來一股若有似無的新鮮血液氣味。這種氣味，對他這種長

年在刀口上舔血的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 

徐顯東抬起眼，隨之被不遠的暗處隱藏著的那雙如墨綠貓眼石般的眼眸所吸引。 

藏在暗處的，是一個人。 

徐顯東一時間無法看清那人的容貌，然而對方眼中墨綠的光澤，卻如磁鐵一般攝

住他的心魂。 

那人似乎察覺到有人靠近，但沒有任何行動。徐顯東憑著多年在道上打滾的經

驗，立刻猜出眼前的人必定受了傷，搞不好還正在躲避搜查或追殺。 

扭頭看了看附近的環境，會躲在這樣風化場所林立的暗巷裡，除了他這種偷渡客

之外，不外乎那些得罪了不該得罪的勢力的人。 

他上前兩步，總算看清了對方的臉。 

那是一張有著驚人美貌的臉。 

徐顯東也知道用「美麗」這種辭彙來形容一個男人並不恰當，但他實在找不到更

貼切的形容詞。 

對方應該是個混血兒，二十五、六歲左右，柔軟的淡金色髮絲披散在簡單的白衣

上。 

鼻梁堅挺、五官深邃，粉色薄唇微微抿著。 

當然，最讓人無法忽略的，是那雙有著祖母綠色澤的眼睛。 

那雙眸子一動不動地看著自己，而它們的主人，完全沒有因為他這個不速之客的

出現而露出一絲驚慌的神色，依舊是這樣冷靜地注視著自己，在這條充斥著骯髒

和污穢的暗巷中，優雅得猶如一朵清雅的白蓮。 

徐顯東猜了下，覺得眼前的男子，搞不好是得罪了客人而落跑的牛郎。換成以前，

有權有勢的他一點也不介意對這類尤物提供「援助」，但此刻的他都自身難保了，

所以他打算當作什麼都沒看見，若無其事地離開。 



他確實是這樣做了。 

但當他轉過身去，看到巷口有幾個身著黑色西裝、凶神惡煞的男人正朝這邊圍過

來的時候，他的身體立刻背叛了他的意識。 

再度反應過來時，他已經拉著那受傷男子的手往反方向飛奔逃離。 

一路上，為了阻擋身後的追兵，他不斷將一旁的垃圾桶踹翻倒地。 

身後追兵罵著粗俗的髒話，掏出槍往他們的方向射擊。 

徐顯東險險避過，子彈擦過他的肩膀射入牆中。 

找到一個可以遮蔽視線的拐角，他將男子推了過去，隨手在一旁堆放的雜物中拾

起一根鐵棍。 

出其不意地截住追上來的其中一人，他用手中的凶器往對手的腦袋砸去。出手之

狠，只一下就讓對方當場喪命。 

徐顯東對敵人不會手軟，因為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之前的他，要不是

因為那一點點柔情、一點點多餘的慈悲，也不會輸得那麼慘。 

若不是他相信了那個人，相信他真的會放棄之前的所有，全心全意的愛自己，也

不會落到像今天這樣一敗塗地的境地。 

想起不堪的往事，徐顯東出手益發凶狠，像是要把這段時間以來累積的所有怒氣

怨氣，都發洩到眼前這些人身上。 

從被打倒在地的黑衣人身上搜出槍，他沒有浪費一顆子彈，就將剩餘的人都乾淨

俐落地一槍解決。 

幽暗的巷道中，頓時充斥了不屬於這裡的濃重硝煙和血腥氣味。 

發洩過後，徐顯東緩緩垂下持槍的手，看著眼前的一地狼藉。 

舔舔乾裂的唇角，他微瞇著眼，腥甜的味道喚起他深藏在血液中的嗜血獸性。 

好不容易冷靜下來，忽然察覺到自己身後的視線。他轉過身，用手背擦去濺到自

己臉上的血跡。 

看著那名神色依舊清冷的金髮男子，他覺得眼前的這個人，似乎沒有因為自己出

手相助而表現出任何感激。 

那種神色，見鬼的與印在自己記憶深處的那人如此相像，相像到明明是兩個完全

不同膚色的人，卻在他眼前矇矓地重疊起來。 

徐顯東拍了自己的額頭一下，將手中的槍翻轉過來，將槍柄遞給眼前的男子。 

「拿著防身用吧。我救得了你一次，救不了你第二次。」 

他清楚，這小子惹的人絕對不簡單，因為光是他手上這把沙漠之鷹，就不是一般

街頭混混能買得起的。 

看著金髮男子因他遞槍的動作露出些許疑惑的表情，不知為何，徐顯東竟有股想

笑的衝動。 

抓起對方的手腕，他將槍塞進他的掌心。然後用大掌揉了揉年輕男子的髮。 

對方因為徐顯東突如其來的動作，而微微向後縮了下，但卻被牆壁阻擋而沒能避

開。 

當徐顯東的手掌貼上他頭頂的時候，他好看的眉毛微蹙了下，似乎有些抗拒，但



在感受到那掌心傳來的溫度後，緊鎖的眉頭又漸漸舒展開來，明顯不那麼反感了。 

徐顯東只覺得掌下髮絲異常柔軟，如上等絲緞般光滑細膩，讓人有種愛不釋手的

感覺。 

但很快，他就收回了手，退後幾步。日行一善實在不是他的作風，還有很多事等

著他去做，眼前意外惹的這個麻煩，他無暇多顧。 

又看了眼前的人兩眼，徐顯東轉過身去，打算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誰知，他剛邁出第二步時，頸後忽然一陣疼痛。 

他只來得及用充滿詫異的眼神回頭看向那個用手刀劈向自己頸後的男子，無法多

說一句話，便眼前一黑，失去了所有的意識。 

在倒下的那一刻，男子接住了徐顯東的身體，又彎下腰，將昏迷的他扛到自己肩

上。 

輕鬆越過地上橫陳的屍體，金髮男子面無表情地依舊緩步朝巷口走去。 

如果徐顯東還有意識的話，看到這一幕，一定會被眼前的景象震懾。 

數十輛黑色的勞斯萊斯整齊劃一地停在巷口前。 

當男子扛著徐顯東步出巷口，站在明亮的燈光之下時，數十輛勞斯萊斯的車門打

了開來，所有人都下了車，必恭必敬鞠躬，朝男子喊道：「Boss！」 

大得驚人的排場和洪亮的聲音響徹紐約巷道。此時，整條街上除了這些黑色的車

和身著黑色西裝的人之外，完全沒有其他人的蹤影。 

幾名手下走上前，欲接過男子身上扛著的徐顯東，卻被首領一記凌厲眼神瞪了回

去。 

幾人自然不敢再多逾距，只能緊跟在男子身後，為他打開車門。 

男子將徐顯東扔進後座裡，自己也跟著坐了進去。 

「開車。」 

那是一道冰冷的聲線，幾乎聽不出一點溫度。這也是男子至目前為止開口說的第

一句話。 

低頭看了看自己手背上的一道傷口，男子又說了一句，「我明天不想再看到拉齊

家族的任何一個人。」 

開車的人一聽到首領的命令，立刻頷首回應。腦海中浮現著拉齊家族即將迎來的

滅門景象。 

不過，這也是意料之中。 

在太歲頭上動土，就要用命來償還的。 

而車後座這位主宰全美黑手黨勢力的教父—蘭格斯洛．切利爾．．布亞諾，正是

「恐怖」這個詞的代言人。 

自然，仍處於昏迷狀態的徐顯東不會知道，他方才救的是什麼人，當然也不會知

道，今後等待著他的又將是怎樣的命運。 

第一章 

當徐顯東的意識逐漸由混沌轉為清明的時候，神經立刻向他的大腦傳遞來後頸部

位的鈍痛。 



徐顯東下意識地想用右手揉捏一下，以減緩肌肉痠痛的感覺，卻在行動時聽到了

鐵鏈的聲響。將右手腕移至面前，他發現一個設計精巧的金屬圓環，正冰冷地貼

在自己的右手腕上，而一條鐵鏈自床頭延伸，連到那束縛住他手腕的金屬環上。 

他瞪大雙眼，環視四周。 

眼前是一片雪白無塵的房間，除了白色的床帳和被單之外，所有擺設和用具都採

用透明的水晶打造。 

這房間極盡高雅和乾淨，以之前的地位，他一眼就能看出，這裡的東西雖然設計

簡單，但都是些昂貴的高級奢侈品。 

徐顯東皺了皺眉頭。 

正因為這個房間實在太乾淨了，反倒讓人有種不舒服的感覺。 

這個本該是用於生活起居的空間，純淨到不帶一絲人氣，反而更像是機器人工作

的無機質空間，這過度的潔淨幾乎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徐顯東撐著上身坐起，原本覆蓋在身上的被單滑下，皮膚的觸覺讓他察覺自己是

渾身赤裸著。 

肩膀上的傷已經處理過，他微微鬆了口氣。看來抓他來這裡的人，並沒有太大的

惡意。 

但當蘭格斯洛出現在這個房間的時候，徐顯東還是感到相當意外。 

他醒後沒多久，房門就被人推開，蘭格斯洛在僕人的簇擁下，猶如一隻豹子，踏

著優雅的步伐緩緩走入。 

而四周的白色，包含他的一身白衣，都更加襯托出他的氣質。 

那如同希臘神祇般精緻的完美五官、淡金色的髮柔順地披散在肩頸處，帶出一種

吟遊詩人般優雅且憂鬱的氣質。只是，那雙祖母綠色眼眸依舊沒有任何溫度。 

在真皮長椅上坐下，蘭格斯洛隨性的將手臂搭在扶手上，身旁的僕人立即屈膝跪

下，小心翼翼地用鑷子解開主人手臂上的紗布，為他的傷口更換新藥。 

坐在床上滿心疑惑卻未表露出來的徐顯東不知道，那群圍繞在蘭格斯洛身旁的僕

人內心有多麼驚詫。 

因為從來不因任何人改變行程的蘭格斯洛，在手下報告從房間監視器上看到徐顯

東已醒的時候，忽然停下本要做的事情，立刻來到這裡，見這個終於清醒過來的

人。 

徐顯東也不是沒有眼力的人，光從眼前的陣仗來看，他就知道自己昨晚救的這個

人，來歷一定不簡單。 

也許是昨晚那特殊的地點，和男子清冷的神色與自己記憶中的人影模糊地重疊之

時，讓他的判斷出了問題。若在平時，他不可能將一隻豹子錯認成波斯貓，更不

會多事地去對一個本不需要任何幫忙的人施以援手。 

 

被蘭格斯洛過於探究的眼神盯得渾身不自在，徐顯東想想，自己昨夜除了幫眼前

的男人解決所有追殺他的人之外，沒有做出什麼不恰當的事，便覺得念在這個情

份上，對方應該不會太為難他才是。 



「請問……」 

他盡量讓語氣不那麼突兀的起了個頭，畢竟，自從男子走進這個房間以後，雖然

無端多出許多人，但卻沒有人開口打破沉默。 

在徐顯東話還沒說完的時候，蘭格斯洛忽然一抬手，所有人立刻靜止下來，僕人

保持著恭敬的站姿，視線低垂至地面，絲毫不敢直視他們的主人。 

蘭格斯洛輕輕地揮了揮手，所有人立刻躬身行禮，陸續退出房間。 

當偌大的房間裡只剩下男子和自己兩人的時候，徐顯東敏銳的危機感立刻告訴他

事情不太妙。 

蘭格斯洛站起身，全白的休閒服飾襯得他身形高 修長，甚至還給人一種纖細的

錯覺，誰都不會將眼前這個精緻得有如水晶的人，與向來作風低調的布亞諾家族

長聯想在一起。 

徐顯東忽然發現，站起身的男子甚至比自己要高出幾公分，特別是在他坐著，而

對方站著時，這種差距更加明顯。 

蘭格斯洛緩步走到床邊，向徐顯東伸出右手。 

看著忽然出現在自己眼前，有著白皙膚色和修長指頭的手，徐顯東一時間有些疑

惑，實在不明白眼前的人到底要做什麼。 

「碰我。」 

「什麼？」第一次聽到對方開口，可那好聽的嗓音說出的話，卻讓徐顯東丈二金

剛摸不著頭腦。 

「別讓我說第二遍。」依然是那冰冷的聲調，但這一次卻用上了命令的口吻。 

像是被人命令心有不甘，徐顯東動作顯得遲疑，不過還是輕輕握住伸在面前的

手。觸手肌膚如冷血動物般，冰冷滑膩，跟自己偏熱的體溫截然不同。 

蘭格斯洛對徐顯東的「聽話」感到很滿意，徐顯東也察覺到了他眼神中的愉悅，

立刻抓住時機將滿肚子的疑問提出來。 

「請問，閣下把我帶到這裡，到底是為了什麼？」 

問話的同時，他剛想將握著的手給鬆開，卻被對方反握住，力道大得驚人。 

「很奇怪，我竟然不會感到噁心。」 

對於蘭格斯洛的答非所問，徐顯東只能以自己超強的領悟力來解讀。 

想到方才為他換藥的僕人，自始至終都沒有觸碰到他一絲一毫，徐顯東隨後又聯

想到房間內的裝潢，他大概明白了：眼前這個男人恐怕有嚴重的潔癖，甚至討厭

人觸碰他。 

「如果不介意的話，是否可以解開鎖著我的鏈子？」盡量用商量的語氣來對眼前

的男子說話，若換成以前的他，早就將對他無禮的人的腦袋給打爆了，但現在的

他沒有以前的地位，身處屋簷下，也不得不低頭。 

像是沒有聽見他的話一般，蘭格斯洛猛然抓住徐顯東腦後的頭髮，硬生生地將他

的脖子扯出一個向上揚起的弧度。 

出人意料，冰冷柔軟的唇貼上徐顯東的。 

被這突然襲擊弄得有些措手不及，待他反應過來時，蘭格斯洛已在他的雙唇上輾



轉著，明顯缺乏技巧的吻，讓人感到有些疼痛。 

徐顯東向來男女不拘，面對一個美人的投懷送抱，他完全不介意全盤接受，何況

他對這個美人一點也不反感。 

他在下一秒反客為主，舌撬開了蘭格斯洛的牙關，迅速佔領那帶著微微龍舌蘭香

味的口腔。在接吻技巧這一方面，蘭格斯洛顯然沒有經驗豐富的徐顯東高明。 

當兩人終於結束這個長吻時，蘭格斯洛清冷的神色已從眼中褪去，取而代之的，

是被喚醒的情慾。 

此刻的徐顯東，依舊不知道自己的危險處境。 

在一般人眼中，對美國黑手黨的認知，除了金錢的揮霍之外，還有情慾上的放縱，

但許多人都不知道，勢力最大的布亞諾家族的 Boss 蘭格斯洛，卻是一個極端

的例外。 

蘭格斯洛有嚴重的潔癖，甚至不喜歡任何帶顏色的事物，他的居所都是清一色的

白或透明，如果不是顧及家族多年的習慣和傳統，他會將黑色家徽、汽車和服裝

全部換成白色。 

因為性格的極度潔癖，他非常厭惡觸碰別人，更別提被人觸碰。所以，在某方面

來說，他是個性冷感的人，倒不是能力問題，只是他純粹的—不願意而已。 

但這種情況在那天，被在暗巷中出現的徐顯東打破了。 

當那帶著火熱溫度的掌心輕柔地覆在他頭頂時，蘭格斯洛並沒有產生任何厭惡和

牴觸的情緒，甚至在對方移開手掌的時候，他感到了一點點的失落。 

失落的情緒既短暫又微小，如煙火般轉瞬即逝。但那痕跡卻在蘭格斯洛心中挑起

異樣感覺，就像被羽毛拂過心端一般令人震慄。 

所以，當徐顯東替他擺平所有麻煩，轉身要走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一掌劈昏了

他。 

而且，在他將這個與他差不多高，渾身充滿陽剛味的男人摟在懷裡時，他忽然有

種奇怪的衝動，似乎身體裡的冰冷血液全化成火熱的岩漿，要衝開厚重的保護殼

噴湧而出。 

因族長繼承之位的殘酷紛爭，和 Boss 無時無刻都要面對的暗殺襲擊，蘭格斯

洛早就習慣單獨面對生死考驗。 

所以，「被保護」這種體驗對他來說，從懂事開始就再也沒有過，在他的信念裡，

只有自己是可以信任的。 

但那天，當徐顯東將槍塞進他手裡，當徐顯東的手掌碰到他頭頂的時候，那陌生

而溫暖的感覺，他至今仍無法忘記。 

蘭格斯洛用舌尖舔去因激烈親吻而沾在唇上的唾液，呼吸明顯加重。一股從來沒

有體驗過的激烈電流從背脊直傳而下，他覺得自己的下身像是著火了一樣，脹得

發疼。慾望叫囂著要宣洩，而那唯一的突破口，正是眼前這個男人。 

蘭格斯洛從來不是一個會壓抑慾望的人，既然確認了自己的感覺，那麼也沒有什

麼好顧忌的。 

徐顯東尚未反應過來時，他身上覆蓋的被單已經被扯落在地。 



蘭格斯洛吻他那肌肉線條優美的胸膛，唇上的觸感柔軟而有韌性，讓他忍不住用

牙齒啃咬著。 

徐顯東被對方如野獸一般的突然行為弄得一頭霧水，但當蘭格斯洛的手移至他身

體後方時，說不反感是不可能的。 

就算眼前的人再怎麼優雅俊逸，再怎麼像他記憶中的人，向來在性事上處於主動

的他，絕對無法接受顛倒過來的位置。 

雖然從方才的陣仗中知道這個壓在自己身上的人絕不能招惹，但現在也由不得他

多想，他的身體已經誠實地做出攻擊的動作。 

勢如摧枯的重拳朝近在咫尺的俊顏揮去，徐顯東有豐富的近身格鬥經驗，他篤定

幾乎沒有人能躲開他這一擊。 

但蘭格斯洛的格鬥技巧顯然又更為高明，在感覺到襲來拳風時，他的眼神一凜，

單手就將那重拳給接了下來。 

攻擊受阻的徐顯東先是一滯，接著屈起膝蓋，想將身上的人給踹下床去。 

誰知還未等動作完成，一記重拳就打在他的腹部上。 

那一拳完全沒有留情，徐顯東覺得自己五臟六腑幾乎要移位了。 

他弓起身體捂著肚子劇烈咳嗽著，深呼吸了數次，想要盡快減輕灼熱的疼痛，但

就在這片刻，蘭格斯洛已經迅速脫去他的上衣，又壓在徐顯東身上。 

徐顯東沒有再度攻擊，只是保持著蜷縮的姿勢，任由身上的人為所欲為。 

他此時的順服讓蘭格斯洛非常滿意，屬於情慾的神經刺激向來寡慾的他找到了一

個新的領域，雖然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嚐到其滋味，但他已經有了會沉溺其中的

預感。 

如果徐顯東只是一般的男人，或許在這樣猛烈的攻擊下早就昏厥過去。但他既然

曾經坐過香港黑道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自然也不是易與之輩。 

就在蘭格斯洛稍微放鬆警戒享用身下的軀體時，徐顯東忽然將手腕上繫著的鏈子

迅速纏繞在他的脖子上。 

「叫你的人給我解開，否則你的腦袋和脖子就等著分家！」將蘭格斯洛翻轉壓在

身下，徐顯東在他耳邊惡狠狠地撂下話，卻不知說話時，唇齒間吐出的溫熱氣息

拂過對方耳後，刺激其身下的巨物膨脹得益發厲害。 

見蘭格斯洛沒有反應，徐顯東警告似地收緊手中的鏈子。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來頭，不過光看你這種恩將仇報的行為，就知道肯定不是什

麼好貨色。」 

「立刻讓你的人放我出去，別想在我身上動什麼心思！」徐顯東用英語又說了遍。 

蘭格斯洛聽後，卻用字正腔圓的中文說道：「我沒讓你救，是你自己多事。」 

徐顯東頓時氣結，剛想讓這個暫時受制於他的人吃點苦頭，但下一秒，手背上卻

感到一陣疼痛，麻痹的感覺從手背開始迅速蔓延至全身。 

徐顯東無法控制地鬆開了纏繞在蘭格斯洛脖子上的鐵鏈，全身脫力地倒在床上。 

看著他一臉無法置信的神色，蘭格斯洛張開了右手的五指，戴著的戒指上，不知

何時冒出一根小刺。 



八成是塗了藥的！徐顯東恨恨的想。 

雖然四肢無法動彈，但他的意識是清醒的，如果眼神可以殺人，蘭格斯洛早就不

知道死了多少次。 

雖然對這種充滿憎恨和挑釁的眼神很不爽，但蘭格斯洛又破天荒地捨不得像以前

那樣將這個男人送去上帝那兒報到。 

所以他抬起了手，狠狠搧了對方一巴掌。 

徐顯東的臉被打偏了過去，唇角溢出了鮮血。不過，他的眼神並沒有因此而示弱。 

只要還有意識在，他就絕不會向眼前這個貌似柔弱優雅，但卻猶如惡魔的人屈服。 

就算明知這種無言的抵抗在此時顯得很愚蠢，而且很可能再招致對方的攻擊，他

還是用眼神表達著自己的憤怒。 

蘭格斯洛本就是性情冰冷，且有點暴虐的人，徐顯東的眼神越倔強，越帶著憤恨

和不甘，就越是激起他骨子裡的殘暴因子。 

他幾乎是粗暴地揉捏著徐顯東胸前的突起，十指在那赤裸的身體上遊弋著。 

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讓身下這個人屈服？蘭格斯洛有點迫不及待地想要嘗

試。 

抓住對方後腦的頭髮強迫他仰頭，蘭格斯洛吮吻著那裸露的優美頸部。 

「你叫什麼名字？」 

徐顯東的呼吸已經很不規律，但他冷笑了下，對掌握著主動權的蘭格斯洛說道：

「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一個畜生。」 

聽到這句話，蘭格斯洛染上情慾色彩的祖母綠色眼眸裡閃過了一絲隱約的情緒，

似是憤怒，又像是欣賞。 

總之，能用這種態度對他說話的，到目前為止，也就只有徐顯東一個人而已。 

「無所謂，就算你不說，我也能查出來。」 

蘭格斯洛不再跟他多費唇舌，只是將身下的人修長的雙腿架起。 

徐顯東對這番強勢行為除了反感之外沒有任何感覺，下身的性器只是靜靜地蟄伏

著，一點抬頭的跡象也沒有。 

蘭格斯洛則完全沒有習慣，也不會去顧及他人的感受，他光是看著眼前這副身體

就覺得忍耐已經到極限了。 

沒有任何前戲或潤滑，他就將身下昂揚的巨物狠狠頂入徐顯東體內。 

「操！」徐顯東被突來的劇痛刺激得罵了一句髒話。他牙關緊咬、額上青筋暴起，

花費極大的力氣才忍住不發出呻吟。 

而蘭格斯洛被徐顯東過於緊張而緊縮的內壁和其中的高熱弄得幾乎丟盔卸甲，急

切的想要更深入。 

他舔了舔嘴唇，手掌往徐顯東的臀部拍去，疼痛的分散減弱了注意力，使得緊縮

的內壁稍稍放鬆些許，加之由於蘭格斯洛的粗暴行為，甬道內滲出的鮮血潤滑了

原本舉步維艱的部位。 

這種帶著鐵鏽味道的腥氣，更激起蘭格斯洛骨子裡的獸性。 

他在徐顯東的體內狂肆地律動著，第一次感受到性愛帶來的淋漓快感，讓他的腦



子被慾望充斥，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叫囂著要更多、更多。 

由於之前長期禁慾的生活，導致蘭格斯洛累積的精力一次爆發，加上他本就比平

常人充沛的體能，令徐顯東無法完全承受。 

他在一開始還能咬牙忍受對方連根拔出又沒入的劇烈抽動，但在這場有如凌遲的

性事還未進行到一半時，他就被蘭格斯洛的攻擊整得冷汗遍佈、意識模糊。 

在一陣強過一陣的劇烈抽送中，徐顯東在昏迷前還自嘲了下，以前他施予別人的

痛苦，終究全數回報到自己身上了，只是沒想到當一個被動者竟然如此的慘烈。 

 

當蘭格斯洛終於達到射精高潮的時候，被慾望所操控的頭腦才逐漸恢復理智。 

徐顯東已經昏了過去，他的下體和蘭格斯洛的性器上，都沾滿了鮮血和體液的混

合物。 

蘭格斯洛拍了拍徐顯東的臉頰，他仍雙目緊閉，看樣子是沒了意識。 

他自然不會產生任何內疚情緒，反而是對徐顯東的體力不足感到不滿。 

看了看在激情中沾在身上的鮮血，他皺了皺好看的眉，又看了眼處於昏睡狀態的

徐顯東，便起身走到他專屬的浴室沐浴去了。 

縱慾過後，泡在巨大又奢華的浴池中，蘭格斯洛全身的細胞都處於極度舒暢與愉

悅之中。直至今日，他才總算瞭解他的父執輩或者是同輩的某些人為何如此沉耽

於性事。 

布亞諾家族死於床伴槍下的人並不少，蘭格斯洛向來鄙視那些無法掌控自己慾

望，甚至因此而喪命的人，而今日的他竟也犯了相同的錯誤。 

他很清楚今天壓在身下的人有多危險。 

當日，那個男人是在赤手空拳的狀態下，獨自一人殺了所有妄圖攻擊他的人，而

且，若不是他事先對自己毫無戒備，他也無法輕鬆地將他打昏帶回來。 

正是清楚這一點，所以他才命人在男人的手腕上繫上限制自由的鏈子。 

自從他坐上布亞諾家族 Boss 的位置之後，再也沒有遇過如此有趣又有挑戰性

的對手了。 

經歷了剛才激烈的性事，蘭格斯洛對徐顯東很是滿意，光是想起男人方才被迫承

歡而露出的屈辱、不甘等種種表情，他就又有了反應。 

無論如何，那個男人，他要定了！ 

第二章 

當徐顯東身世背景調查報告厚厚一疊擺在面前時，蘭格斯洛只是瞄了眼他的名

字，接著簡單翻了一下。 

以布亞諾家族的權勢地位，就算徐顯東現在仍然是香港黑道的第一把交椅，他也

有足夠的本事讓對方臣服在自己身下。更何況他們相遇的時候，徐顯東早已失勢。 

他對男人過去的背景完全不感興趣，只想要對方在未來的日子裡徹底烙上屬於自

己的印記。 

結束了早上的公事，他站起身打算到餐廳用早餐。一想到待會可以看見那個令他

無比感興趣的人，蘭格斯洛連腳步都輕盈不少。 



徐顯東一大早就被人從床上挖了起來，強制押到餐桌前，陪蘭格斯洛吃早餐。 

布亞諾家族的主宅大得驚人，光從囚禁他的臥室走到餐廳，徐顯東身後傷口所帶

來的劇痛和身體的高熱，就令他本就不清楚的神智益發模糊。 

雖然那天蘭格斯洛離去之後，立刻就有人進來收拾善後，但體內的傷勢過重，他

就算身體再好，也不可能第二天就生龍活虎，他需要時間恢復。 

蘭格斯洛走進餐廳時，看到的正是臉色蒼白的徐顯東，正虛弱地靠在一旁的長沙

發上，雙目緊閉的模樣。 

在昏沉中感覺到投射在自己身上的視線，徐顯東有點困難地睜開眼睛，出現在眼

前的，正是那個將他害成這副慘狀的罪魁禍首。 

如果在相遇的那晚，預知到今天的狀況的話，他絕對不會將手中的槍遞給這渾

球，而會一槍斃了他。 

蘭格斯洛知道了眼前這男人的身份，也知道，在道上摸爬滾打的人對生命有多執

著。特別是像徐顯東這種曾經身居高位的人，一定不會甘心一直處於失敗的境

地，所以，他一點都不擔心對方會因為昨晚的事而想不開。 

冷冰冰的聲音響起，他對徐顯東道：「這頓不吃，今天就不用再吃了。」 

說完話，蘭格斯洛的眼神掃過他身上，帶著慣有的高傲和輕視，隨後便邁開優雅

的步伐，在主位上落座。 

僕人立刻送上豐盛的早點。 

雖然身體的傷痕和疼痛還在，但徐顯東比誰都清楚，他完全不必指望眼前的男人

會給予他任何慈悲，在昨日的那場性事中，他已經大致瞭解了蘭格斯洛的乖張性

情。 

而要逃離這個地方，他必須盡快恢復體力，規律的進食是十分關鍵的。 

咬緊牙關，徐顯東支撐著猶如灌了鉛的身體站起，緩緩走到離蘭格斯洛最遠的位

子落座。 

在他好不容易坐在椅子上喘息的時候，蘭格斯洛卻輕輕擺了個手勢。僕人立刻送

上另一份早點，只不過全部都放在蘭格斯洛身旁的空位上。 

他看都沒看徐顯東一眼，逕自猶如貴族一般優雅的使用手中的餐具，將美味早點

送入口中。 

徐顯東自然明白蘭格斯洛的意思，在不算很久以前，他也曾用類似的方法調教過

那些不服管教的男寵。 

現在不是嘔氣的時候。 

徐顯東在心中這樣對自己說著。 

再度艱難地將自己的身體撐起，移步走向蘭格斯洛身邊的位子，但在緩慢步行的

過程中，雙腿卻忍不住微微顫抖。 

剛要落座的時候，被宮廷式的突出椅腳給絆了下，他身體一個趔趄，眼看就要往

地上摔去。 

蘭格斯洛長臂一攬，把即將跟地板進行親密接觸的徐顯東撈了回來。 

兩人的身體因這個意外，無法避免地緊貼在一起，蘭格斯洛很快感受到徐顯東身



上明顯的藥味和過熱的體溫。 

徐顯東用僅剩不多的力氣將扶著自己的人推開，蘭格斯洛難得的也不惱，放開了

他又重新坐回自己的位子上。 

徐顯東的早餐是特意安排，適合病人所食用的流質食物。其實他早被傷痛折磨得

沒胃口，但為了盡早康復，無論如何也要逼自己吃下去。 

蘭格斯洛毫不避諱地看著徐顯東的進食過程，他第一次發現，原來這樣靜靜地看

著一個人，也可以這麼有趣。 

徐顯東完全視蘭格斯洛為無物，一邊用餐，一邊在腦中想著各種逃離這裡的方

法。而此時，他看到了桌巾上隱約印著的圖騰。 

皺了皺眉，他有點不敢相信地將桌巾拿起，湊到眼前細看。 

如果沒有認錯的話，這個圖騰，應該是屬於美國勢力最大的黑手黨—布亞諾家族

的家徽。 

不太想承認自己招惹上布亞諾家族的人，徐顯東微抬視線，看到正拿起咖啡杯的

蘭格斯洛的袖口。 

透明水晶所製的家徽袖釦映入眼中，他驚詫到幾乎要將手中的餐具摔落在地—在

布亞諾家族中，只有 Boss 有資格佩帶家徽。 

放下手中的刀叉，他忽然不可抑制地笑了起來。 

對於他怪異的舉動，就連蘭格斯洛都投來探究的視線。 

「真想不到，我把老虎當成了貓。」 

徐顯東拿起那塊印有布亞諾家徽的桌巾，對蘭格斯洛道：「早知道閣下來頭那麼

大，我也不會傻到衝出去救你。」 

這句話聽在蘭格斯洛耳裡，總覺得有些刺耳。 

因為對方表達的意思是，他對那晚在暗巷裡發生的事感到相當後悔。 

在潛意識裡，蘭格斯洛對徐顯東當日的行為很有好感。他是第一個不顧生命危

險，還是在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情況下，衝上前來保護自己的人— 

但現下，這個男人卻說，他很後悔救了自己。 

所以，蘭格斯洛很不高興。而連他自己都沒有察覺到，這份情緒，竟是受到徐顯

東的言行所影響。 

徐顯東忽然意識到自己的語氣有些衝。雖然對方是對他做了些不該做的事，但人

家可是布亞諾家族的 Boss，更是整個美國黑手黨馬首是瞻的教父。他只要動動

小指，就能輕易地將現在的自己生吞活剝，此時對他出言不遜不會有任何好處。 

有些不甘的將那些剛要說出口的髒話嚥了回去，徐顯東盡量使自己的語氣婉轉一

些。 

「如果閣下不介意的話，是否能放我出去？」外面的世界就算再黑暗，也比在這

裡當人的性玩物來得好。 

對於徐顯東想要離開的請求感到不快，蘭格斯洛放下手中的餐具，將幾縷散落的

淡金色髮絲攬回耳後。 

「給你兩個選擇。」 



「第一個，留在這裡當我的保鏢，當然，也要陪我上床。」 

「第二個，留在這裡當我的性奴隸，自然，還是得陪我上床。」 

忍下將桌子掀翻的衝動，徐顯東花了大把精力維持他良好的修養。 

「抱歉，我實在看不出這兩個選擇對我有什麼差別。」 

蘭格斯洛繼續說道：「第一個選擇有期限，一年時間，如果我開心的話，說不定

可以幫你奪回香港的地盤。而第二個選擇，沒有時間限制。」 

他明白了，這個男人想要用幫助他東山再起的條件，來換取他的服從。 

「如果期限到了，你反悔怎麼辦？」徐顯東認為自己必須先確認這點。 

聞言，蘭格斯洛冷笑了一聲，「我對一樣東西的興趣，一般不會超過一個月。」 

「很好，成交。」 

有些憤恨地將桌巾摔回餐桌上，徐顯東接受了這個不平等條約。 

對於他的識時務，蘭格斯洛本來有些鬱結的心情忽然變得很好。 

雖然才過了幾個小時，但他已經非常想念徐顯東的身體了，就連方才他艱難地移

動雙腿向自己走過來時，他都能回想起昨日在那修長雙腿間衝刺的無上快感。 

如果不是念及他昨日被自己折騰出來的傷勢，使得他的狀況看來真的很不好，蘭

格斯洛一點也不介意就在餐桌上將他壓倒。 

蘭格斯洛忽然覺得自己不能再看著徐顯東，因為過多的注視只會引起他體內無法

克制的慾望，而徐顯東現在的身體狀況，並不能承受他的再一次佔有。 

用雪白的餐巾擦了擦手，蘭格斯洛站起身來，結束了這頓很有意思的早餐。 

在走過徐顯東身邊時，他忽然俯低身體，湊到他的耳邊道：「我最多再給你一天

時間。如果恢復不過來，就別怪我沒有手下留情。」 

說罷，才轉身離開餐廳。 

徐顯東緊握的雙拳正顯示出他此刻憤怒又屈辱的心情，待蘭格斯洛走遠，他才狠

狠地將桌上的餐盤掃落在地。 

在一片混亂中，他挫敗地用雙手撐住發痛的額頭。 

 


